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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我携同老伴去上海参观

世博会。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即刻涌上

我心头的就是倪天增！掐指一算，他先我

们而去已有18个年头了。倪天啊倪天，你

今日如果还在该多好！

1992年末，一封同学的新年贺卡带来

一个让我非常惊愕的消息：倪天在北京突

发心肌梗塞逝世！一下子我好似被打了一

闷棍，颤抖的手令卡都掉到了地上，好久

都缓不过来。

倪天啊倪天，你才50刚出头，怎么就

走了呢？你年轻有为，担任上海市副市

长9年，上海市民称你为“平民市长”，

“风雨市长”；朱镕基赞你为“市民的公

仆”；你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上海的

市政建设费尽心机，操劳过度。倪天啊，

上海人民还需要你，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你

呀！还有，咱俩的承诺都还没兑现你就走

了，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在清华读书时，朱学锷、倪天增和我

都是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小朱是短跑组

的，我和倪天是跨栏的。由于我和小朱是

动力系同班同学，倪天虽是建筑系，但我

们却同届，再加上机械系高班的钱匡，我

们四人性情相投，天天都在运动场上一起

流汗，互相切磋，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上曾发

表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中，叙谈了

我与倪天增有个承诺
○杜  敏（1961动力）

杜敏学长与夫人同游世博

视察了小浪底工程，我有幸在小浪底大坝

上向他们做了汛前抢工的汇报。那些难得

的瞬间和留影成为我人生价值的见证和一

生中 宝贵的珍藏。

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中国水电开

发的第二个春天，水电站的建设在我国广

大的西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开发力

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也让我这个已退

休的清华学子的江河情得到进一步延伸。

10年来，我参加了许多大型工程的咨询和

审查，特别是高土石坝工程。在澜沧江、

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上近

200~314.7米的高土石坝工地上都留下了

我的足迹。

这就是在毕业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我向母校汇报的我的江河情，我有价值的

人生！        

 2010年8月1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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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田径队跨栏组里，说不出是什么

原因，互相间的称呼都亲切地只叫前面两

个字，如倪天（增）、钱匡（武）、杨忠

（润）、李茂（永）等等。而对跨栏组外

人员，哪怕是非常熟悉的好友，如短跑组

的朱学锷，就从来不叫他朱学，而只昵称

他小朱，或直呼朱学锷。跨栏组的这一习

惯，一直延续到毕业，到工作之后，甚至

他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我写信、见面

时，仍然亲切地叫他倪天。

我进入跨栏组的过程，在那篇文章中

已描述过了，倪天的情况和加入的时间同

我差不多。其实我俩的身体素质，拿今天

的标准来衡量，实在太一般了。我只有

1.70米高，身子还比较单薄，入队后让我

专攻200米低栏兼400米中栏；而倪天呢，

身高也才1.76米，这在那年代就算高的

了，他的身板比我要壮实一点，所以就让

他专攻110米高栏。

跨栏和撑竿跳，是公认的田径运动中

技术性较高、难度较大的两项运动。就我

俩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不是跨栏的“上等

材料”，我们知道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弥

补。于是我们除了参加全体每日下午近两

小时的训练外，还在早上起床后到体育馆

进行拉伸、压腿和弹跳练习，以提高我们

的柔韧性和弹跳力。

在50年代末，全国各条战线都搞大跃

进，校代表队领导也应形势所迫，要求大

家解放思想，大胆革新，订出高指标，努

力去争取。于是我俩也憋足了劲，随大

家一起提出了我的低栏要跑进26秒，倪天

的高栏要跑进14.5秒，这都是接近劳卫制

“运动健将”级的水平了！而且我们把一

直稳占北京高校跨栏“一哥”的北京钢铁

学院的楼大鹏当作我们的赶超对象。我们

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去提高锻炼的效果，例

如我和倪天都做了沙袋，除了睡觉之外，

我们都把它紧紧地绑在两个小腿上，盼望

能提高我们的腿部力量。

锻炼有时是很单调的，动作又是不断

重复的。所以我同倪天在锻练的时候，经

常是边练边聊。所聊内容，则是天南海

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庭状况等

等。当他听出我有时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

的思想包袱时，不时地开导我，要我千万

不要泄气，只要努力学习，有了真本事，

党和国家都需要。有一次，聊到了我的

家，特别是聊到我家的那个花园时，他很

感兴趣，不停地追着问个没完。

跨栏组组长喊集合，左起第8人是倪天增，
第10人是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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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远在贵州省遵义县（现已改为

市），以前我家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从

二楼露台望下去，有草地、花木和一个篮

球场大小的鱼池；池中有一个五角亭，

一条弓字型的木桥将亭与陆地相连；池

的周边都是用火山石砌成的围栏，池中

有各种颜色的鱼在畅游；池的两边有三

棵大树，枝桠相交，形成一个巨大的“天

棚”，遮挡了大半个鱼池。每到秋夏之交

时，树上的梨、柚子成熟了，是这里 热

闹的季节。

倪天听后说：“你小时候的居住环境

挺不错吗，蛮像江南的园林，可又有它自

己的特点，以后找个机会去看看。”我明

白，他是学建筑的，对于美丽的风景当然

感兴趣。可是，我却给他泼了盆泠水说：

“可惜，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为什

么？”倪天惊讶地问。“城市中心地段哪

能允许有私家花园，何况还是地主家的，

花园连同周边的房舍全都被没收了，推倒

了，树也砍了个精光，水池也填了。”我

的话语中，渗透着一些感伤与无奈。

我俩都无言了，静静地沉默了片刻，

他突然对我说：“杜敏，你根据记忆，画

张草图给我，将来我给你设计，重新再建

一个包你满意的花园，好不好？”

“什么？别逗了，你这简直是天方夜

谭，你是在做梦吧？那是地主、资本家享

乐的玩意儿，绝对不可能了。”我边说也

边笑了。“不，修建一个公园，把那种庭

院的气氛融合进去，供大家享用，有什么

不可能的？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

邀请你来参加公园的开园礼。”

“当真？”“当真！”我俩说着，还

钩了手指。毕业后，我去了东北，他回了

上海。

1963年7月13日，我在施工中不幸受

了重伤，大腿股骨骨折。半年后，我还在

伤后的恢复休养时期，收到他一封信，他

询问我受伤的过程和伤后的恢复情况。当

时，我真有些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可

能是别的同学告诉他的，他还知道我伤后

调到长春电力学校任教。我在长春一直工

作到1984年。

倪天还知道我有调回南方工作的心

愿。刚进入80年代，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

一个信息：杭州要成立一所电力学校正在

招聘人马，如果我有兴趣，可以毛遂自荐

去试一试。那时他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

理局局长助理。

我果真动了念头，老伴也同意。于是

立刻动笔给浙江省电管局写了一封自荐

信。对方非常痛快，他们一是看我出自清

华，二是看我在资历较老的长春电校任职

教务科副科长。他们二话没说，就回信给

长春电校商调；还听说，他们已初步商定

让我担任副校长。

调动工作的程序进行得很顺利，一切

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杭州来调

令。我们一边等一边着手做些举家南迁的

准备。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久久都没有消

息。甚至比我后申请的另一位老师先收到

调令，全家人都走了。这一来，我才有点

慌神了，便请先走的老师和杭州的亲戚前

往打探。两边的回音相同：杭州电校收到

一封来自东北的匿名信，该信揭发我为了

调入杭州而行贿了。事后得知，那位匿名

者是哈尔滨电校的一位同行李某写的。我

曾在私下交谈中，毫无防备地坦承告之我

要调去杭州，想不到他听后也动心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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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动的是整人利己的贼心。他可能自知不

是对手：我是清华毕业的，他是一所不知

名学校；我是副科长，他什么都不是。可

悲呀，还是个老师呢！

后，我告诉杭州电校：我不来了！

请你们将我的档案材料立刻寄回！1984年

夏季，我顺利地调至昆明的云南工业大

学，一去就担任热能动力教研室主任。一

个中专，一个是大学，这才是坏事变成好

事呢。

1986初春，我从昆明去宁波参加学术

会议，会后准备从上海返昆。一到上海，

突然就想到何不去看看倪天？但我没他家

的住址，那时电话又远没普及，于是来到

上海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等了

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倪天。我奔过去用

力握着他的手，脱口而出：“倪天，不，

倪副市长！”

“什么副市长哟，还是叫倪天听起来

又亲切、又舒服！”他拉着我的手走向沙

发，挨着各坐一边。他关切地问我的腿怎

么样，全好了没有，走路有没有妨碍？ 

我问他：“怎么样，升这么大的官，

好当吗？”“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实话

告诉你，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同你见面，

这还是从两个会议之间挤出来的，刚才

还让你等了那么久。没办法，会多，文件

多，还是专门搞技术好。我是分管上海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看

着上海，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一定程度上

就代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可是，上海

上交给国家的资金是北京的好几倍，而

国家下拨给我们的经费，却只有北京的

几分之一。你说说，我这个市长好当不

好当？” 

因为他太忙没能多谈，我只好依依不

舍地向他告别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和家的地址。

再见倪天时，我已经到香港了。我是

1989年春到香港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

员，专门推 燃油小锅炉。等到我坐满

一年的“移民监”之后，公司立刻就派我

到内地推 专供制衣厂、大宾馆、酒店、

医院等用的燃油全自动小锅炉。1991年

春我再度到上海，首先想到的就是约见

倪天。

这一次我按约好的时间再去上海市政

府。我俩长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招待我吃

了晚饭才告别。在饭桌上，他竟然还记得

我俩拉钩的事，他说：“怎么样，你到香

港了，记住，赚够了钱来请我去设计你的

花园洋房哟。”我当即回答；“好的，我

还以为你当了大官，把这些小事忘了呢，

这回该我说了，等我发达了，来请你去帮

我设计。”

可惜啊，这次分别竟然是我俩的永诀！

从这次交谈中我才知道，江泽民、朱

镕基同志任职上海时期，为上海做了不少

工作，倪天还与他们共事了一段不短的时

间，颇得朱镕基的赏识。他也得到了上

海市民高度的评价，说他“十年倾心宏观

事，壮年青丝白了头”。倪天主持了上海

美术馆、龙柏宾馆、华亭宾馆、上海火车

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等的设计；规划

了上海的地铁、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浦

东新区的开发；又抓了上海的煤气化、防

汛堤、河流污水处理，等等。他给上海人

民留下了很多，很多，可自己却两袖清

风。他去世后，上海市政府追认他为“上

海市城市建设特等科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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